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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哔——”一阵短暂而清脆的哨声蓦

然响起，打破了营区的寂静。

站在大榕树下，指导员常朝阳挺了

挺身子，仰头瞄了眼天空，一如既往的碧

空如洗。一队全副武装的官兵，从常朝

阳身后的宿舍楼鱼贯而出，整齐列队。

清点武器装备，检查生活物资，强调

注意事项，下达巡逻命令……在熹微的

晨光里，常朝阳带着这群年轻人踏上了

巡逻西隆山 42 号界碑的征程。

号称“死亡森林”的西隆山位于祖国

西南美丽的边防线上，海拔 3074 米，傣

语的意思是：老虎出没之地。

一

清晨，山间薄雾笼罩，一草一木似乎

还沉浸在静谧的梦境里。蜿蜒的山路上

传来一阵阵巡逻车的马达轰鸣声。

蛋黄样的朝阳透过车窗照进车里，

尽管车内显示气温为 18℃，但热带山岳

湿冷的雨雾掠到身上，依然让人毛孔微

缩，感到全身冷飕飕的。

“全员做好准备！”当车辆缓慢地翻

越一个山头后，一直望着窗外的常朝阳

扭头提醒道。

“要到了，马上就到了！”第一次参加巡

逻西隆山任务的列兵王凡顿时来了精神。

抵达一个小村，前方路断、车停，眼

前就是西隆山。

在 连 队 ，没 有 人 比 孙 超 先 对 西 隆

山 更 有 发 言 权 。 他 是 西 隆 山 的“ 活 地

图”，在这片原始森林巡守了十年。望

着连绵起伏、莽莽苍苍的群峰，孙超先

来 不 及 感 慨 ，就 带 着 巡 逻 队 伍 一 头 扎

进大山里。

一开始就是急行军。坑坑洼洼的林

间小道只有一人宽，路旁是密不透风的

灌木丛和荆棘。老班长口中说的“路”，

在王凡看来，就是一道浅浅的足迹，有时

候连足迹也没有，只是踩的人多了，深一

脚浅一脚踩成了路。

灌木丛里最容易迷路。沿途沟壑纵

横、枝蔓密布，常朝阳带着孙超先走在前

面用棍拨、用刀砍，在荆棘中开路。

越往前走，危险越多。“把鞋底的泥

巴敲一敲，把手套都戴起来……”看着前

方的“竹林阵”，常朝阳表情严肃了起来，

不仅大声提醒着，还特意跑到队伍中挨

个仔细叮嘱检查。

所谓“竹林阵”，实际是一条硬生生

砍出来的路。一整片繁茂尖细的毛竹把

山腰围成了铁桶状，原本“不可摧眉折

腰”惹人喜爱的竹子，此刻却成了“致命

武器”，如果脚一打滑，身上可能就会被

扎出几个窟窿。

“小心手边！”孙超先猛地拉住常朝

阳，低声急促地示警。

常朝阳愕然发现，他即将抬手挥刀砍

向的毛竹上，一条通体碧绿、头部呈三角

形状的“竹叶青”，在翠色的伪装下正弓身

做攻击状，猩红的蛇信不时从嘴里吐出，

“咝咝”的声响让常朝阳头皮一阵发麻。

队员们都立刻停了下来，有几个战士

脸色泛白。他们一动不动，只感到身旁雾

气凝结的露珠，随叶子缓缓地滴落。经过

几分钟的对峙后，毒蛇才悄然隐去。

二

一小时过去，他们还在劈林开路；三

小时过去，他们仍在艰难行军；半天过去

了……

终于，他们从灌木山林间钻出，找到

了一处缓坡就地歇息。过了好一阵，大

家都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只是默默喘

着粗气调整呼吸，补充水分。

随队记录的中士吴鹏飞是一名直招

军士，摄影专业毕业的他喜欢这种攀爬

行军过后的短暂安宁。他静静地观察着

十万大山间的风起云动、虫鸣鸟叫。

吴鹏飞想起刚来到西隆山时，第一次

面对这绝色美景，他犹如刚睁开眼看世界

的孩子，手中照相机的快门声咔咔响个不

停，恨不得把所有的美好都记录下来。

“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在山岳

丛林巡逻时常能有春夏秋冬、冰雪雨雾

交替的多种体验。西隆山的神秘、善变、

美丽，让吴鹏飞又爱又恨。

转眼间大雨倾盆而下，正在发呆的

吴鹏飞一骨碌跳起来，大声吆喝着大家：

“穿上雨衣，赶紧出发。”或许用不着提

醒，转眼望去，其他战友早已麻利地穿好

雨衣，对于他们，感知天气变化已经成为

本能。

19 时，抵达山谷宿营点，发送短报

文，巡逻分队卸下背囊，开始宿营休息。

这时，战士张霁鸿收到了一份特别

的礼物，是队员们为他的生日特地准备

的长寿面。

原来，接到任务前，他刚跟母亲通完

电话，两年没有回过家，电话里满是落

寞。可张霁鸿万万没想到自己生日这

天，身边的战友让他在荒山野岭也吃上

了一碗面条。

“怎么样？这面条味道可口不？”

不知道是吃得太急，还是过于感动，

张霁鸿边吃边回答，没人听清他说了什么，

只有吸溜的吃面声引得大家一阵欢笑。

繁星之下，张霁鸿和战友们围坐在

一起。铁锅中红油翻滚，升腾起的热气

还散发着鸡汤的香味……当生日歌响起

的时候，张霁鸿的泪水早已滑落脸颊。

峡谷密林间，这个小小的巡逻分队

里，每个人都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

三

第二天醒来，因为昨日突然下起了

暴雨，原本地图上标记的低洼的河滩路

变成了一段浊浪翻滚的水沟，绕路已经

来不及了，常朝阳只能硬着头皮带着他

们在愈走愈深的激流中蹚行。

“拽紧背包绳，一个接着一个跟我

走。”孙超先绑紧背包绳，左手拄着树棍，

右手扒着露出水中的石头，踉踉跄跄向

前摸索着。

原始森林惊险重重，除了突如其来的

险滩恶水，还有“冷血的杀手”盘踞此处。

“蚂蟥谷”就是巡逻路上躲不开的一

关。这里的山谷地势独特，常年背阴不

见 阳 光 ，所 以 就 成 了 蚂 蟥 天 然 的 聚 居

地。蚂蟥嵌在树枝、草丛中，每次巡逻队

途经此地，官兵必须“全副武装”，从领口

到裤腿包裹得严严实实。

尽管如此，每次还是躲不过蚂蟥的

“袭击”。没走出 50米，蚂蟥便乘虚而入。

“不想掉块肉的话就忍住痒，坚持两

分钟。”大家顾不得身上挠心般的痒痛，

用最快的速度急行军闯过。

穿过沟谷，巡逻官兵迅速脱下衣服、

撸起裤腿用酒精消毒，看着一只只吸饱

血的蚂蟥渐渐化作一摊血水，大家的面

庞上才放松下来。

“绝望坡”是抵达 42 号界碑前的最

后一关。它因其接近直角的坡度而在当

地得名，山坡两侧是平滑的石壁，真的称

得上绝壁千仞了。

“在绝望坡攀爬，脚一打滑基本你就

回不来了。”最有经验的孙超先一一叮嘱着

同行的官兵。行进至此，官兵需要手脚并

用，最好就是埋头往上爬，因为在近乎垂直

的陡坡攀爬，无论你抬头或低头，看一眼就

会心生胆寒，失去向上攀爬的勇气。

在西隆山上直线攀爬，最考验脚力

和心肺功能。孙超先抖了抖手脚，深呼

吸几口，一马当先在前头摸索排查着那

些松动的石块，抓、拉、推、攀、蹬、爬……

脸庞和手背不知不觉间被荆棘和山石划

出数道伤口。

“班长，前面的路断了。”王凡突然惊

呼一声。

只见一块突出的峭壁拦住了巡逻官

兵的去路，峭壁石缝间稀稀散散地长着

一些小树和岩藤，能够容人抓住借力的

石块或者树木格外稀少。

仔细观察后，孙超先将一根攀登用

的绳索系在腰间，决定尝试着借助岩藤

踏着岩缝向壁顶攀去。

“小心！”当孙超先快到转角时，只见

上方一块碎石滚落下来，身后的战友赶

忙提醒。

眼看落石即将砸到头顶，孙超先连

忙一蹬，试图闪身躲过，没承想脚下一

滑，身体一下失去重心，滑了下去。此

刻，死死攥住藤蔓的他，身体随着藤蔓在

悬崖上来回摆动，就像是在鬼门关上荡

起了“秋千”。

几秒惊魂后，他稳住心神，找准重

心，终于攀过峭壁，将绳子一头牢牢地系

在碗口粗的树桩上，又扯又拉、再三确认

后才把另一头扔给了战友……

四

荒凉神秘的西隆山，终究阻挡不住

戍边官兵的脚步。他们攀山穿林，终于

在第二天黄昏时分与 42 号界碑相遇。

“快看！界碑！界碑就在前面。”看

到刻有“中国”二字的 42 号界碑，第一次

与之相见的王凡欣喜异常。擦拭界碑、

描红、敬礼……列队在界碑前，面向界碑

宣誓时，一股守土戍边的自豪感与使命

感油然而生。

界碑，在边防军人心中重若千钧。

一番忙碌后，西隆山开始静下来。

与孙超先商定好明天的返回计划后，常

朝阳望着天上的一钩弯月，回想着来到

西隆山一年来的点点滴滴，恍然对这座

山的美更添了一重理解。

此时的西隆山，天空一片墨色，斑驳

星光若隐若现，篝火旁的人影，像那无垠

画布中随风摇曳的小草。这个夜里，小

草的根茎又向泥土里钻进了一分。

勇闯西隆山
■李浩然 曾浩云

这个故事是一位老兵给我讲的，这

是他的亲身经历。

多年前，老兵在海军某基地代职期

间，参加了慰问南海守礁官兵的活动。

半个多月的时间，他看到了守礁官兵的

执着与坚守，走一路感动一路。虽然已

过去多年，那些守礁官兵和属于他们的

故事，在老兵脑海里却挥之不去。

慰问船从湛江出发，想着即将走到祖

国的南端，曾经只有在地图上才能看到的

地方，慰问团的人都很激动，处处拍照留

念。而这仅仅持续了不到半天，接下来的

时间，随着船像树叶一样在海上漂荡，所

有人都吐得天翻地覆，吃不下任何东西。

随行的陆战队员讲，这是他们的必修课，

还美其名曰：不把胃里东西吐干净，怎么

吃得下东西。晚上更加难熬，睡觉的床十

分狭窄，四面都有围栏。浪高的时候，不

仅双手要拼命抓紧，头和脚也要用力顶住

围栏，才能确保不被甩出去。厕所离睡觉

的地方很近，大概七八米远，可是不费些

时间是走不过去的。好在老兵仗着身体

好，几天以后渐渐适应。关于晕船，老兵

说，那真是一段痛苦的回忆。

航行第 7 天，忽然听到有女人和孩

子的声音，循声找去，竟是一位年轻妈妈

带着刚刚会走路的孩子。老兵惊诧不

已，怎么会有妇女和孩子，这些天他们这

些 男 子 尚 且 吃 不 消 ，她 们 怎 么 熬 过 来

的？慰问团有任务，她们又来干什么？

一连串的问号让老兵找到船长。船长惜

字如金地说，来探亲。看到船长不愿再

说什么，虽然仍有疑惑，老兵没有多问。

又 在 船 上 熬 过 两 天 ，到 达 一 处 慰

问点，再次看到母女二人，原来这就是

她 们 探 亲 的 地 方 。 大 船 靠 不 了 礁 ，需

要 在 几 海 里 远 的 地 方 抛 锚 ，从 甲 板 攀

下 舷 梯 登 上 小 船 ，再 由 小 船 载 人 上

礁 。 这 样 很 费 时 间 ，但 是 没 有 其 他 办

法。大家让母女先离开大船，母亲说：

首 长 ，你 们 有 任 务 ，你 们 先 走 ，我 就 是

来 看 看 家 属 ，没 什 么 大 事 。 大 家 执 意

让 母 女 先 走 ，她 推 脱 不 过 。 舷 梯 足 有

四层楼高，从上面望下去，头很晕。或

许 平 时 连 过 山 车 都 不 敢 坐 的 年 轻 母

亲 ，此 刻 的 每 一 步 都 那 么 坚 定 。 陆 战

队 员 抱 着 孩 子 攀 下 舷 梯 ，孩 子 表 情 竟

然带着兴奋，没有丝毫畏惧。

当母女沿着摇摇晃晃的舷梯下降

时，船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她们身

上。那一刻的祖国南海，风轻云淡，除了

海浪声，什么声音都没有。脚踏上小船

那一刻，就听到孩子不停地喊：爸爸，爸

爸，我要去看爸爸了。一直到小船坐满

人离开，孩子的声音都没停。大船上的

人无不动容，老兵看到海军船长也在不

停擦着眼角，他终于明白此前船长不愿

多说话的原因了。

上礁后，看到守礁官兵整齐着装，顶

着 40 摄氏度的高温，用最高礼仪欢迎慰

问团到来。每个人脸上肆意流淌着的分

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他们太激动了，他

们已经几个月没有看到除了守礁战友之

外的其他人了。握手时，老兵能感觉到

他们格外用力。老兵的泪水也在肆意流

淌，他无法想象，之前几个月，甚至更长

时间，守礁官兵是怎么度过的。大家提

议，赶紧安排家属来队，好好团聚。可

是，在这个仅有半个篮球场大的礁上，加

上慰问团人员，大家站在一起都显得拥

挤，何来的团聚场所啊？简直连说悄悄

话的地方都没有。一家三口只能顶着如

火的太阳，在礁盘一角蹲下，围在一起。

从老兵的角度望去，看不清他们是在流

泪还是说话。和母女同乘一条小船的战

友说，刚上礁，孩子有些发懵。战友问孩

子，哪一个是你爸爸，军娃看了一遍又一

遍，说，都像爸爸。孩子已经很久没有看

到爸爸了，见到穿着同样军装的几个人，

哪里分得出来。因为涨潮的原因，慰问

团在礁盘仅能停留一个小时。这个战士

是湖南人，爱人从湖南到湛江，再到丈夫

驻守的地方，辗转几千公里、近半个月路

途的探亲，就这么匆匆结束了。

回 到 大 船 后 ，慰 问 团 又 陆 续 慰 问

了 几 个 岛 礁 。 返 回 湛 江 时 ，老 兵 看 到

母 女 安 静 地 下 船 ，此 后 再 也 没 有 见 到

她们。但老兵知道，她们和他的故事，

已 经 深 深 刻 在 了 祖 国 的 南 端 。 后 来 ，

老兵常回忆起母女攀下舷梯时那片风

和 日 丽 的 南 海 ，以 及 她 们 在 湛 江 下 船

时安静的背影。

礁上的团聚
■赵艳文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当 过 兵 的 人 相 识 相 见 ，一 声“ 战

友”，激情飞扬，情深谊长。

而这声“战友”，就始于踏入军营的

那天。进了部队，大家同吃一锅饭，同

睡一铺炕，同唱一首歌，同站一班岗，朝

夕相处，年深日久。这种“革命把我们

召唤在一起”的战友情愫，虽然平淡，但

韵味绵长。

军旅生涯，有太多需要熟悉、适应

和磨砺的“第一次”。无论第一次出操、

站岗，还是第一次打实弹、跑 5 公里，身

边都少不了战友们微笑的脸庞、扶持的

双手和热情的激励。

记得第一次参加坦克换季保养，车

场上到处是坦克乘员忙碌的身影，检查

电台的、敲打履带板的、保养发动机的、

清洗零部件的、擦拭火炮管的，一派热

火朝天的繁忙景象。而我这个新排长

因为对换季保养不熟悉，一时间手足无

措。打开电台，不知道怎么判断各部位

工作是否正常；戴上坦克帽，不知道怎

么检查耳机、喉头送话器有无故障；拿

起长长的扳手转动风扇齿轮，不知道怎

么辨别有无裂痕隐患。

这时，炮长过来跟我说，排长，别

着急。然后就拿着工具，帮我卸下这

里，清洗那里。好几个车长也时不时

过来瞅瞅，帮着检查、调试电台，连操

作带比划，讲解保养检查的细则。连

长更是有心人，生怕我有压力，连着两

个半天蹲在我们这台坦克里，弄电台、

注机油、擦火炮，手把手地带我走完保

养的整个流程。

第一次生病发高烧，是我在机关

当 战 士 时 。 那 天 ，我 躺 在 炕 上 ，头 很

痛，感觉像被束缚在混沌的世界里，既

不能向前走，也不能向后退。昏昏沉

沉中，我有些想家了。几位老干事着

急 了 ，执 意 扶 着 我 上 卫 生 队 ，跑 前 跑

后，拿药端水，体贴入微。知道我没吃

饭，有战友就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盛着

鸡蛋的病号饭，炕头还放着不知道谁

探家带回来的土特产。那天，股长、主

任都来了，摸摸头热不热，问问烧退了

没有，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

那时，部队倡导带兵干部要做战士

的“活档案”，就是对每个战士的家庭、

经历、阅历，乃至性格、特长、爱好，都要

了如指掌；士兵中还开展“一帮一、一对

红”的活动，鼓励党员与群众、班长与战

士、老兵与新兵，结成帮学对子，互帮互

助，一起进步。哨位下的两个身影，一

铺炕上的窃窃私语，操场边的促膝谈

心，队列行进中的整齐步履，战友的情

谊像玉壶冰心纯净而高洁，似银色月光

温馨而难忘。

昆剧中有一句唱词：“男儿有泪不

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有人说，一个

士兵从入伍到退役，通常会哭两次，一

次是新兵时想家偷偷哭鼻子，一次是退

伍时依依不舍掉眼泪。每逢退伍季，营

院大门口，列车车厢里，说好了走的时

候不哭，但别离的泪水就是忍不住。战

友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眼里泪花相

映。到了最后一刻，抖动抽泣的肩膀

上，是庄重的军礼。流水潺潺，岁月匆

匆，唯有战友情缘永存心中。

我们这个团是个坦克团，一茬一

茬的带兵干部经常这样讲：什么是战

友？当战争来临的时候，如果说步兵

同志是相互挡子弹的关系；那么，我们

坦克兵就是同生共死的关系。一台战

车里，要么一起生、要么一起死，生生

死死在一起。这是使命的必然，也是

战友的情缘。

我们刚入伍时，就听过一位连长舍

身救战友的事迹。那位连长负责组织

新兵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新兵慌乱中

把一枚打开了保险盖的手榴弹脱手扔

到了身后。千钧一发之际，连长奋不顾

身扑过去，把新兵紧紧地压在身下。手

榴弹响了，新兵安然无恙，但连长却负

了重伤，人也因此落下残疾。后来我见

过这个英雄连长，觉得他只是一个普普

通通的带兵人。我常想，什么叫奋不顾

身？什么叫舍生忘死？这位连长用行

动诠释了这一切。紧急关头、危难时

刻，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

留给自己。这种生死之交的战友情，比

天更高、比地更厚。

我们入伍时，团长、政委都是战争

年代打过仗的人，其他团领导也都是

开着坦克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有

一种现象，很值得回味。那时，一个连

队出了问题，挨批评的首先是干部，很

少是战士。干部有了毛病，领导会铺

天盖地把干部批一顿，而对年轻的战

士，他们则是另一个样子，更多的是嘘

寒问暖、关怀体贴。记得汽车连有一

位司机出车时，私自拐到七八里外的

一个村庄买东西，恰巧被团领导碰上

了。这位领导外表冷峻，有一种不怒

自威的气质。旁边的人都以为那位司

机要挨训了，没有想到的是，领导把司

机叫到跟前，只是告诉他私自出车是

不对的，今后不能这样做，回去后在班

务会上做个检查。

这件事情对我的启示很大。人民

军队历来有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

人所屈服的战斗作风。如果说这种战

斗作风植根于官兵之间坚如磐石般的

团结，那么，战友之间的情感效应，当是

这种团结的一种源泉。在我们这支军

队里，无论职务高低、上级下级，都是人

民的子弟、并肩战斗的战友。

几十年军旅生涯，一起工作过的人

记不清有多少了，永恒的记忆就是“老

战友”。即便遇到不熟悉的人，一打听，

哪年哪月在坦克团当过兵，你在坦克

连，我在高炮连，一声“老战友”，距离感

顿时烟消云散。那山、那水、那些岁月，

那座军营里的雪泥鸿爪，说也说不完。

这就是战友。战友虽有别离，但情

缘天长地久。一旦成为战友，就是永远

的战友！

永
远
的
战
友

■
贾
方
亮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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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至心处诗最美

家乡的春天是嫩绿色的

果树的新芽晃动着春雨

家乡的夏天是火红色的

蜜蜂让花朵鼓掌，拍红云彩

家乡的秋天是金黄色的

金灿灿的稻穗笑弯乡亲的腰

家乡的冬天是银白色的

树木花草盖上雪花棉被

原来，家乡是彩色的蝴蝶

一年四季都翩翩起舞

家乡的颜色
■周一方

弯弯曲曲的路啊

诉也诉不尽的情

层层叠叠的山哟

是故乡厚重的教诲

绕过一道道的弯，趟过一条条的路

故乡呀，游子回来了

走在小河边，依恋柳树旁

那漫山遍野的丹桂飘香

怎抵得住金色的稻谷

光芒遍地，惹人喜爱

轻轻地漫步山坳

迈着沉重疲惫的步子

故乡啊，孩儿回家啰

望着绿水青山，思绪万千

弯弯曲曲的路啊

诉不尽故乡的情

层层叠叠的山哟

是儿女对故乡的爱

故乡情思
■林金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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